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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就接觸自然手語的孩童，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自然手語作為第一語言來獲得。早期語言

獲得研究顯示，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其發展語法可以不斷接近以母語為手語的成年聾人的語法

（引自 Chen Pichler (2010) 的美國手語研究；Morgan (2006) 的英國手語研究；Van den 

Borgaerde 及 Baker (2005) 的荷蘭手語研究）。此外，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他們語言發展的

里程碑與健聽兒童發展口語的里程碑是相似的（Anderson 及 Reilly 2002；Lillo-Martin 1999；

Mayberry 及 Squires 2006；Petitto 2000；等等）。但是，大部分聾童都生長在健聽父母家庭，

他們在幼年時期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過手語，這類聾童獲得手語的起始年齡差異很大。本文主要

探討語言關鍵期對遲學香港手語（HKSL）的聾童，在香港手語的獲得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 

四名極重度（大於 90 分貝）健聽父母所生的聾童（DH）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都來自 SLCO

計劃，都是 6歲以後才開始學習香港手語的。其中有三名聾童在 3;2-5;1歲期間植入了人工耳蝸，

另外一名聾童從 3;2 歲開始配戴助聽器。在學校裡，他們同時獲取香港手語和粵語的語言輸入。

在收集語料時，他們平均已有 6 年的香港手語學習經歷。此外，有兩名聾人家庭出生的聾童（DD）

也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分別是從 1;3 和 1;9 開始學習手語的，平均接觸香港手語的時長為 10

年。我們設計了三種表達測試來檢測這些聾童的香港手語語法發展：1）圖片描述：量詞結構和

否定形式；2）誘導表達：wh 疑問句；3）故事複述：動詞一致關係和情態詞。 

總體來說，雖然 DH 開始學習 HKSL 的時間較遲，但 DH 經歷了和 DD 相似的發展過程。出

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歸於 DH 六年來所處的豐富的語言環境。在這個豐富的語言環境中，DH

可以通過和聾人老師及DD同學們之間的互動，持續獲取豐富的HKSL語言輸入。這類手語輸入，

無論從量還是質上來說，對遲學 HKSL 的 DH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 

但是，這些 DH 遲學者還沒有完全掌握香港手語的各項語法知識。雖然他們在表達情態詞、

wh 疑問詞和量詞結構的句法位置時的正確率分別高達 97%、75%和 72%，但他們在表達正確

的非手控特徵，尤其是那些表現 wh 疑問句中句法轄域的非手控特徵，其正確率只有 35%。而

且，他們在動詞一致關係上的表現也很差（正確率為 33%）。值得一提的是，對那些 DH 遲學者

來說較難掌握的句法結構，也正是以手語為母語的單語 DD 們較晚獲得的句法結構。考慮到我們

研究中的 DH 和 DD 都是手語口語雙語兒童，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們能否最終達到跟以

HKSL 為母語的單語成年聾人一樣的表現，以此證明他們是否能夠完全獲得非手控特徵和動詞一

致關係。 

在我們的 DH 被試中，我們也觀察到個體差異。LKY 已經掌握大部分香港手語的語法特徵（平

均正確率為 90%，除了動詞一致關係），但是 TWK 在動詞一致關係、wh 疑問句和量詞結構上

的表現都很差（平均正確率分別為 33%，42%和 43%）。考慮到這些 DH 的口語能力，TWK 在



  

粵語言語感知（CANSWORT: TWK-56%；LKY-0%）和粵語語法知識（HKCLOAS: TWK-77%；

LKY-37%）上的表現都比 LKY 好，這就表明 TWK 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粵語和香港手語獲取語言

資訊。而對於 LKY 來說，由於他粵語的言語感知能力極弱（即 CANSWORT：0%），HKSL 是他

唯一可以接收到的語言。因此，我們可以在 TWK 的 HKSL 產出中看到跨語言遷移的影響。通過

對 TWK 進行偏誤分析，我們發現 TWK 在表達量詞結構時全部都採用粵語語序（量詞結構的語

序正確率為 0%）。在表達 wh 疑問句的句法非手控特徵時，他有 91%的時間沒有使用句法非手

控特徵，而是用口型講出粵語中相對應的 wh 疑問詞。這些研究發現表明，當聾童具備了一定的

口語和自然手語知識時，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內化出文法手語。 

上述結果顯示，將聾童長時間置於帶有不間斷的 HKSL 輸入的手語雙語環境中，這對他們的

手語發展是有助益的。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來找出這些遲學 HKSL 的 DH 兒童是否最終能夠

完全掌握所有的語法結構，進而證明語言關鍵期的影響是否存在於這類長期浸潤於手語雙語環境

中的遲學手語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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